
加大对潜逃在外

职务犯罪嫌疑人

劝返的工作力度

两年来
已有31名在逃职务犯

罪嫌疑人先后归案

2014年
最高检部署国际追逃追赃
专项行动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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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科长挪用公款远逃他国，回国投案讲述辛酸逃亡经历

一名外逃人员17年的心路历程

17 年 有 多 长 ？
它可以将呀呀学语的
婴儿变成活泼伶俐的
少年，可以在风华正
茂的中年人额头刻上
皱纹，在温和慈祥的
爷爷奶奶头上染上白
霜，这些都如同微风
吹过一样，使人感觉
非常自然。然而它对
于一个逃犯来说，会
有什么改变呢？

今年7月28日下
午 4 时许，随着曼谷
至海口的国际航班在
海口落地，航班上一
名“特殊”的乘客——
因挪用公款 40 万元
出境潜逃的云昌杰被
劝返回国。此时，他
已逃亡了整整17年。

此刻，在美兰区
检察院里，他就坐在
记者的面前，身形长
挑，脸颊削瘦，一头白
发，外罩一件普通的
黑色夹克衫，两眼放
着平静的光。经过交
谈，记者发现他的口
齿非常清楚，但说话
总是细声细语，生怕
惊到旁人。他说，这
是 17 年逃亡生涯养
成的习惯，他害怕别
人注意到他的行踪，
因为这将给他带来危
险。

面对记者，他向
记者坦承了这 17 年
的逃亡经历：“如果时
间能够倒回去，我当
初会选择去投案，这
些年的代价，对我来
说太大了！”

因为是主动归案，自首后的云昌杰
很快被检方决定取保候审，仍住在海南
省林业机械厂宿舍里。

重新回到机械厂，对云昌杰来说已
是物是人非。创办于1989年8月的机
械厂主要经营汽车修理、检测，机械加
工等，位于繁忙的海口市海府路上。上
世纪90年代，海南爆发“房地产热”，机
械厂在该厂沿街部分建起大面积的商
业铺面和住宅楼，将租赁、出售铺面和
楼房等作为主营收入。

然而，奇怪的是，这些并没有给企
业带来兴旺发达，也没有给职工带来美
好前程，广大职工怨气很大。1998年，
原海南省林业局接到职工举报，派人到
这个厂成立了查账小组，一查之下，机
械厂一批人受到了处分，一名财务人员
潜逃。

这个潜逃的财务人员就是云昌杰，
时任机械厂财务科长。因为问题严重，
原海口市振东区检察院（现为美兰区）
开始介入调查，并委托海南省华宇会计

事务所进行审计，云昌杰涉嫌挪用公款
的案情也逐渐浮出水面。

检方依法查明，1994年12月，云昌
杰让机械厂出纳许某芳从该厂账户上
转账40万元到该厂设在博爱城市信用
社的一账户，然后以支票方式转到自己
的个人账户，同年12月26日，云昌杰将
这40万元借给朋友云某柏做生意，自
己按每月1.5%的标准收取利息。

1996年初，云某柏将40万元本金
及10万元利息全部还给云昌杰。云昌

杰随后将其中的40万元借给一名福建
朋友做生意，但该朋友随后下落不
明。目前，云昌杰挪用的40万元尚未
归还。

云昌杰说，他至今记得17年前的
情形。“当时气氛很紧张，厂里查账的来
了，我没法还上40万元，一直希望自己
侥幸没被查出来，心情很复杂。”云昌杰
说。“后来，厂里几个人都被处分了，我
知道这事瞒不住了，可我不想坐牢，害
怕失去自由，只好逃走。”

“我知道这事瞒不住了，可我不想坐牢。”

挪用40万公款，财务科长弃家逃亡17年

12月18日早晨8时许，机械厂宿
舍内，66岁的云昌杰悄悄爬下床，准备
洗脸水，准备早餐……做这一切时，他
的每一个动作都轻手轻脚，他说这是多
年来逃亡养成的习惯。

“就想低调，希望别人都不注意到
我。”在和云昌杰交谈中，记者听到重复
最多的一个词语就是“低调”。他说，这
两个字很形象地概括了自己逃亡17年
的生活经历。

云昌杰清楚地记得，那是1998年
10月13日，在和家人匆匆告别之后，云
昌杰踏上了逃亡之路，这一逃就是17
年。“当时啥都来不及拿，就带了2万元

人民币和6000美元，包在内裤里，然后
穿在身上，偷偷地坐飞机逃到泰国去
了。”

“我的父亲是一名泰国华侨，在泰
国素崖哥洛县做小生意，我也是出生在
泰国，后来才随母亲回到海南的。虽然
当时父亲已经去世，但还有几位同父异
母的兄弟姐妹在泰国。”云昌杰回忆说，
说明自己的情况后，身在泰国的几位兄
弟姐妹不约而同地劝说他潜逃泰国。

逃到泰国哥洛县后，由于没有身份
证，正规用人单位招工他根本不敢去，
五年的时间里，云昌杰都只能在家里闲
着，很少出门。因为姐姐在哥洛县市场

有一个卖杂货的摊位，云昌杰偶尔帮姐
姐拉拉货物。

2003年，经亲戚介绍，云昌杰在当
地一家华人社团找到一份工作，主要从
事文字工作，还做组织会议召开等一些
琐事。在社团，云昌杰每天默默地工
作。期间，云昌杰还用自己带走的那2
万元人民币，托人为自己办了一张名为

“刘文清”的泰国身份证。“除了改名字，
我还故意将自己的年龄增加了10岁，
当时想的是，年龄老一点别人不会太注
意，就可以远离视线，躲避调查。”

有了这张泰国身份证，云昌杰胆子
大了一些，他说，那是自己逃亡生涯中

比较轻松的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安
全了，但内心深处又知道自己是逃犯，
我走到哪里都刻意保持低调，不希望被
人注意到，有时候在街上看到警察也不
敢正眼看，晚上睡觉会醒来几次，在工
作中受委屈了也只能忍气吞声。”

“有一次工作出了一点小差错，社
团的同事骂我，骂得非常严重。我感觉
被欺负了，很想狠狠地骂回去，但还是
忍住了，万一招来警察，就不好了。”云
昌杰说：“我不敢得罪任何人，甚至不敢
与人辩驳。因为低调，我反而成了最容
易被欺负的对象。”谈起逃亡路上的艰
辛，云昌杰几欲流泪。

“我不敢得罪任何人，甚至不敢与人辩驳。”

处处“低调”，他成为最容易被欺负的对象

逃亡期间，对亲人的思念让云昌杰
备受煎熬。当年他只身逃离海南时，两
个尚未成年的儿子只能由妻子独自艰
难地抚养，年迈的母亲那时也已经70
多岁。

云昌杰说，每到夜里，对家人的思
念就会涌上心头，实在想得不行，才敢
用哥哥姐姐们的电话跟家里联系。“尽

管有电话，联系也很少，最开始几年打
都不敢打。”

2010年，本以为生活可以暂时安定
下来的云昌杰却被家里人告知，年迈的
母亲病重。得知这一消息，万分愧疚的
云昌杰决定即使冒着危险，也得回老家
一趟。“利用泰国的身份证，我从曼谷坐
飞机到澳门，再转车去珠海，最后坐汽车
回海南。”云昌杰说，因为自己办的是临
时签证，只有2天的时间可以逗留。

那次时间很赶，他回到家见到母
亲，但母亲一句话没有说，只用眼睛看
着他，拍了拍他的手。“在家里仅一个小
时后，我就不得不返回，特别担心附近

有熟人知道我回来了，透露我的行踪。”
返回泰国大约过了一个星期的时

间，云昌杰就接到噩耗：母亲去世了。
这一次，云昌杰无数次想过回家奔丧，
可每当收拾了行李准备回家，却很快又
犹豫了：“要是回去被抓了，怎么办？”

云昌杰最后还是害怕了，没有再冒
一次险。“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母
亲去世了，我也没能回来为她送终。”一
提起此事，云昌杰就不禁流泪。

2007年夏天，云昌杰的二儿子云
某结婚了，远在泰国的云昌杰从电话得
知这个消息后，高兴之余，更多的却是
难受，那一夜，云昌杰哭了。

“儿女成家立业是做父母最欣慰的
事，如果当初不选择逃亡，或许我能见
证儿子的婚礼，喝上他们的一杯茶。”云
昌杰感慨地说。

见惯了太多故事的云昌杰，以为自
己逃亡后，妻子会抛弃家庭，去过自己
的生活。但令他没想到的是，十几年
来，妻子除了抚养两个儿子，还一直坚
持照顾家里的老母亲。“我对不起我的
妻子，她真的令我无地自容。”

云昌杰说，有好几个晚上，他都觉得
自己即将崩溃，心想不如明天就回家投案
自首算了。可每当第二天醒来，太阳光亮
依旧，他又回到了自己的生活轨道中。

“要是回去被抓了，怎么办？”

母亲去世不敢送终，儿子结婚也不能出席

检察机关的追逃从未停止。
1999年5月12日，海口市美兰区检

察院以涉嫌挪用公款罪对云昌杰立案
侦查以来。2006年1月23日，该院又
决定对其进行网上追逃。近17年来，每
逢过年过节，办案人员都会到云昌杰的
老家文昌进行追逃。

“17年来，负责这个案件的检察官
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检察机关从未停止
过追逃，每年都向云昌杰家属传达投案
自首的宽大处理政策。”王慧明是美兰
区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人员，也是负责云
昌杰案的办案人员。“一定要找到云昌
杰！”

2014年9月，一条极有价值的线索
被办案人员获悉，云昌杰的二儿子云某
有多次出入境泰国的记录，在公安机关
的协助下，办案人员大致确定了云昌杰
的地址。今年7月，办案人员侦查发现，
云昌杰的二儿子云某再次前往泰国。
办案人员再次与云昌杰的儿子云某联
系，希望能动员云昌杰投案自首。

在和哥哥商量之后，云某拨通了泰
国亲戚的电话。“电话里，我跟父亲说希
望他回来，我和哥哥一起照顾他，给他
养老。”儿子的一席话彻底触动了云昌
杰的神经，本就心生回家念头的他突然
对自己的人生有了一番新的审视：“如
果当初，我没有逃到泰国，而是主动配
合调查，即使当年被判入狱坐牢，现在
17年了，或许早就已经刑满出狱了。”

云昌杰说，自己在泰国通过电视也
能看到关于中国追逃追赃的相关政策
的新闻。今年4月，“天网”行动正式启
动。云昌杰感觉到，国家追逃追赃力度
进一步加大了，如果再不主动投案，或
许就再没有机会了。

“现在我已经66岁了，只要我投案
自首，好好改造，也许还有机会能早日
重获自由、重启人生。”云昌杰说。

7月20日，下定决心的云昌杰不顾
泰国亲戚的反对，毅然买了一张从曼谷
飞回海口的机票，决定回国自首。

“我省检察机关历来重视追逃追赃

工作，特别是2014年最高检部署国际
追逃追赃专项行动以来，更是加大了对
潜逃在外职务犯罪嫌疑人的劝返工作
力度。与此同时，我们还呼吁潜逃国
（境）外的犯罪分子，认清形势，早日投
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这对在逃人员
是一项很利好的政策。”王慧明表示。

“云昌杰就是在这一背景下，选择了投
案自首。”

7月28日下午4时20分，一班从曼
谷直飞海口的国际航班稳稳降落在美
兰国际机场，因挪用公款逃亡17年的云
昌杰终于回到海南，来到美兰区检察院
投案自首，并被取保候审。

不久前，在儿子的陪同下，云昌杰
回了趟文昌老家，他发现家家户户都盖
起了新砖房，有的还是小洋楼，日子很
是红火，有些人还买了小车。“真是一步
走错，步步错，我将自己的大把时间浪
费在了逃亡路上，实在是不值得。”

12月7日，美兰区检察院就云昌杰
涉嫌挪用公款一案向法院提起公诉。

“投案自首，好好改造，也许还有机会重启人生。”

飞机落地那一刻，他说解脱了

在检方有关人员的陪同下，本
报记者在美兰区检察院见到了正在
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云昌杰。

记者：当初为什么选择逃亡？
云昌杰：主要是怕坐牢，怕失去

自由，幻想着一走了之，就可以逃避
处罚，可现实却是，逃亡的日子那是
真的苦，寄人篱下的感觉不好。

记者：现在后悔了吗？
云昌杰：后悔，非常后悔。逃亡

的17年里，母亲去世，我没法尽孝，
儿子结婚，我没法参加，连孙子也没
办法见到，我错过太多，欠家人太
多，很多都已经无法弥补，是我终生
的遗憾。如果时间能够倒回去，我
当初会选择去投案。现在投案后，
我会如实交代自己所犯罪行，配合
好检察机关的调查。

记者：担心自己的判决吗？
云昌杰：在外面逃亡这么多年

实在是太累了，现在我如释重负，不
那么害怕了。在回海口的飞机上，
我就问自己“会害怕吗”，我发现我
的内心很平静，当飞机落地那一刻，
我突然觉得我解脱了。

目前，我在取保候审阶段，案子
最后怎么判还不知道，这段时间希
望尽量和家人在一起。但我相信法
律，会安心等待法院判决，相信法院
会给我公正判决。

记者：有什么想对其他外逃人
员说的？

云昌杰：现在每当我看着两个
儿子就会想，如果当时没有逃跑，即
使坐牢，现在过去17年了，也许早就
出狱，过回正常人生活了，而不用现
在66岁了还要回来重新面对。突然
间觉得，既然犯了法，最终都是承担
的，当初一念之差逃亡17年，竟是那
么不值。

我希望用亲身经历劝告那些外
逃的涉案嫌疑人，异国逃亡的滋味
不好受，一定要认清形势，丢掉幻
想，尽快投案自首，争取从轻处理。
毕竟做错了事情，就要敢于承担。

对话云昌杰

记者从省检察院获悉，多年来，
检察机关在公安、边防、海关的协助
支持下，从未停止过追逃，并通过各
种方式做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及其
家属工作。两年来，已有31名在逃
职务犯罪嫌疑人先后归案。

例如，1995年8月3日，儋州市
检察院以涉嫌挪用公款罪对中国建
设银行儋州市支行某办事处原主任
韩廷瑞立案侦查，韩廷瑞于立案前
潜逃。今年1月7日，在潜逃19年
后，韩廷瑞在家人陪同下主动到检
察机关投案自首。

2005年12月2日，三亚市检察
院以涉嫌行贿罪对海南绿达实业公
司原总经理曾勇立案侦查，曾勇于
立案前潜逃。今年3月 4日，在潜
逃9年后，曾勇主动到检察机关投
案自首。

2013年9月22日，澄迈县检察
院以涉嫌受贿罪对郑文忠、岑选杰
（澄迈县老城镇美鼎村民小组村民
代表）等5人立案侦查，郑文忠、岑选
杰于立案前潜逃。2013年11月26
日，慑于检察机关网上追逃的威慑，
郑文忠、岑选杰主动到检察机关投
案自首。

2013年10月3日，海口市美兰
区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对吴有明、
陈江（时任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镇
长，系吴的姐夫，已判刑）立案侦查，
吴有明于立案前潜逃。2013年12
月 9日，吴有明主动到检察机关投
案自首，并与陈江家属配合退还全
部赃款。

省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海
南检察机关历来重视追逃追赃工
作，特别是2014年最高检部署国际
追逃追赃专项行动以来，更是加大
了对潜逃在外职务犯罪嫌疑人的劝
返工作力度。“和云昌杰一样，上述
在逃人员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迫于
形势选择了投案自首。”

（本报海口12月22日讯）

核心提示

我省两年来

31名在逃职务
犯罪嫌疑人归案

在外潜逃17年的云昌杰回国自首。 （省检察院供图）

逃亡之 苦

终身之 悔

心结之 释


